
沙县的茶已有一千多年历
史，在清中后期蔚成辉煌，成
为 当 时 的 支 柱 产 业 。 一 路 走
来，诗情禅味，故事传说，跌
宕起伏……

晚唐诗人韩偓得罪权臣朱全
忠，避难来到沙县，借住在城西
的天王寺。《全唐诗》 第十函收
入他的 《韩内翰集》《香奁集》
共四卷的诗作，有一首题为《己
巳年正月十二日，自沙抵邵武
军，将谋抚信之行，才到一夕，
闽相急脚相召，却请，赴沙县郊
外泊船，偶成一首》的末两句写
道：“数盏绿醅桑麻酒，一瓯香
沫火前茶。”陆羽的 《茶经·五
之煮》 说：“炙之，则其节若倪
倪如婴儿之臂耳。既而，承热用
纸囊贮之，精华之气无所散越。
候寒末之。”唐代煮茶，是先将
茶叶蒸熟捣烂，然后捏成茶团放
在新炭火上烤，烤得如婴儿手臂
那样柔软，再趁热放进纸袋里，
以免茶叶的香气散掉，等到冷
了，取出碾成粉末煮来喝。“火
前茶”是炭火前的茶叶，就是指
煮茶。这是沙县关于茶的最早文
字记载。唐大中年间杨煜写的

《膳夫经手录》中说：“茶，古不
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
叶煮，是为茗粥。至开元、天宝
之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
多，建中已盛矣。”北宋末年蔡
绦的 《铁围山丛谈》 又说：“茶
之尚，盖自唐人始，至本朝为
盛，而本朝又至皊陵 （即宋徽
宗） 时 穷 极 新 出 ， 而 无 以 加
矣。”中国茶叶，先秦发祥于四
川、云南一带，东晋以后逐渐东
播，唐建中年间长江中下游已十
分普遍，到北宋为盛。晚唐沙县
仍是僻远落后之地，但韩偓的诗
告诉我们，至少寺庙里已有饮茶
习俗了。

《茶经·八之出》 讲茶叶产
地时点评了各地的茶叶，福建的
茶叶却未论及，只说福州、建州
等地产茶，还说福州、建州等十
州产茶情况不详，往往得之，其

味极佳。说明到中唐福州、建州
产茶数量十分有限，茶圣还不甚
了解，难以点评，有时得到一
些，饮之口感极好。建州的治所
即现在的建瓯，其后的南唐、北
宋时期，成为名扬天下的朝廷贡
茶产地。北宋闽人林世程在《闽
中记》 写道：“且言往时建茶未
盛，本土有之，今则土人皆饮建
茶。”说明建茶北宋之前已存
在，但到了北宋才盛行起来，连
当地的乡野百姓都普遍饮茶。沙
县唐初以后隶属建州，大历十二
年 （777 年） 改隶汀州。不管隶
属如何，沙县茶叶在唐代未盛，
应该是事实。

北宋宣和元年 （1119 年），
国史编修的李纲先后上《论水灾
事乞对奏状》《论水便宜六事奏
状》，触犯当朝权臣，谪监南剑
州沙县税务。次年六月，朝廷将
他召回，离去时写了《将去沙阳
留别邓季明诸公》 的诗：“一载
沙阳信有缘，宽恩许去却依然。
碧斋翠阁已如梦，明月清风长自
妍。溪上客舟横一叶，箧中诗卷
剩千篇。诸公别后应思我，茗饮
时时到寓轩。”别的暂且不论，
我们把目光投向诗的最后一联，
关注沙县的茶事。寓轩位于城东
兴国寺西厢，是李纲谪沙时的住
处，当时沙县的名士罗畸、邓
肃、陈渊、陈兴宗、邓季明等时
常相聚于此，饮酒品茗，诗词唱
和，其乐融融，别有一番情致。
从李纲这首留别诗可以推知，北
宋年间沙县饮茶已经非常普遍，
相聚时常以茶佐谈兴诗情。徐晓
望主编的 《福建通史·宋元卷》
提及宋神宗元丰七年 （1084 年）

“建州岁出茶不下三百万斤，南
剑州亦出二十余万斤。”（《宋会
要辑稿》）这一产量比宋初提高
了 10 倍，而且主要是民营茶焙
的产品。宋代沙县隶属于南剑
州，二十余万斤的茶叶中，定然
有沙县所产的一部分。南宋绍兴
年间，福建路榷茶为：南剑州的
将乐、尤溪、剑浦、顺昌、沙县

等五县，共 10100 斤。由此可
见，两宋时期沙县的茶业已相当
发达。

抗战时期翁春雪先生寓居沙
县，撰写《洞天岩志》一书，收
录了延平府同知滇南陈汝和的

《游山记》 一文，文中记载了元
末明初沙县隐士张宗华“吃茶
去”奇闻。《嘉靖重修沙县志·
人物》 记载，张宗华“清介绝
俗，善词章，尤工草书，为世所
重”，其书如“秋云卷雨，苍石
缠藤”。陈汝和说张宗华“有道
术，精六书”。有一天他到洞天
岩游览，碰到数十鬼使，拦道饮
茶，便手书“吃茶去”三字，鬼
即遁迹。陈汝和对此议论道：

“是诚得仓颉心法者矣。”“吃茶
去”本是一则禅宗公案，出自唐
代赵州禅师。其实，也与茶密切
相关。茶具有尚洁崇静的品格，
与禅境契合，古人有禅茶一体、
禅茶一味之说。由此看来，张宗
华书“吃茶去”便集道术、书
法、禅意、嘉木于一体，遮道挡
路的小鬼们自然敌不过，只得隐
遁而去。

《嘉靖重修沙县志》 的货物
中列有“茶”，贡品中也列有

“茶叶一百八斤”。 《八闽通
志》卷之二十一记载，明代茶课
钞二十锭七百三十一文九分四
厘。道光十四年 （1834 年） 版

《沙县志》 记载：“茶，吕峰山
（今锣钹顶）、草洋乡（今属三元
区） 者良。”由此可见，明代沙
县产的茶叶不仅自给和销售，而
且质量上乘，作为贡品上交。发
展到清代中晚期，沙县茶叶产量
逐年增高，从水路运往福州口
岸，销往海内外，成为茶史上的
鼎盛期。民国版 《沙县志》 记
载：乌龙茶在清同治元年（1862
年） 出一万余箱 （每箱 40 斤），
光绪十年至二十八年 （1884—
1902年）增至三万五千箱。同治
末年 （1874 年），红边茶销量达
1.8 万箱，72 万斤。1992 年版

《沙县志》中也记载：“清朝同治

至光绪年间，沙县的茶叶最为兴
盛……茶叶产区遍布富口、茅
坪、琅口、渔珠、管前、涌溪等
四个乡几十个村。”一百多年过
去了，现在我们随便走进哪一个
村庄，或者登上哪一座山，很容
易在房前屋后、林下岩隙见到茶
树。富口镇佑溪之畔，在次生原
始林中有零星分布的野生茶树群
落，其中，有棵乔木型茶树，径
围 0.75 米，树高 7.5 米，冠幅
5.5×4.5 米。1992 年版 《沙县
志》 中详细叙述：“沙县历史上
出产的茶叶有红边、乌龙两种。
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红边茶
年产高达120万公斤，后逐年减
少……乌龙茶产量最高年份是光
绪二十八年 （1902 年），高达
52.5万公斤，后逐年减少……民
国 17 年后，因兵匪横行，局势
动乱，茶园荒芜，茶庄非毁则
闭，乌龙茶、红边茶逐渐绝迹，
个别茶商转为经营绿茶。”

茶叶甘绵和美，煮茶闲适宜
人，制茶却是辛苦的活儿，或许
还隐藏着血泪的故事。

沙县琅口茶行曾发生过一起
特大惨案。琅口位于城东十里，
是沙县东大门，洛阳溪在村前汇
入沙溪，古称洛阳口，明代已设
圩市，历来交通便利、商业发
达。清末沙县茶业最繁荣时琅口
有十八家茶行，是沙县茶叶加工
与交易的主要场所。在众多茶行
中，祥盛茶行规模最大。祥盛茶
行的老板赖祥盛是永安人，其茶
行有一栋三层的木房，产茶时节
有两三百号女工在茶行拣茶、焙
茶。祥盛老板有个儿子，此人骄
奢淫逸，作恶多端，欺侮玩弄拣
茶女工。光绪己卯五年 （1879
年）清明节前夜，他窜入与其茶
行一溪之隔的茅坪村，企图奸污
良家妇女。茅坪村民义愤填膺，
将其塞进大猪笼沉河溺亡。祥盛
老板面对民愤，表面佯装儿子的
下场罪有应得，为表歉意，只要
茅坪村民愿意进他的茶行拣茶，
都愿意招收，暗地里却谋划如何

报复茅坪村人。纯朴的茅坪村
民 对 他 这 一 异 常 举 动 并 未 警
觉，很多妇女进入他的茶行打
工。同年三月廿六，祥盛老板
自己先溜回永安老家，制造不
在 茶 行 的 假 象 ， 暗 中 买 通 赤
米、茂妹两个山贼，叫他们深
夜紧锁大门，抽掉楼梯，火烧
茶行。茶行中男女及小孩 （主
要是拣茶女工） 两百多人，被
活活烧死。后来有人将此惨剧
编成 《琅口火烧茶行》 的方言
唱本，至今还有老人传唱。

清末沙县人潘伊铭，人称铭
发，世代以撑船谋生。1873 年，
潘伊铭出生于沙县，15岁便在沙
县到琅口之间撑船运货。潘伊铭
聪明勤奋，别人一天运一趟，他
运两趟，深得茶叶箱制作商潘老
板的赏识。潘老板许诺，如果潘
伊铭想做茶叶生意，愿意赊茶叶
箱给他。潘伊铭的母亲在琅口金
和丰茶庄杨老板家当奶妈，有一
天他去看望母亲，与杨老板谈起
想做茶叶生意的想法。杨老板小
看他，说他连茶叶箱都买不起，
哪有能耐做茶叶生意。潘伊铭
说，茶叶箱倒买得起，就是没本
钱买茶叶。杨老板当即夸口：你
有茶叶箱，我就赊给你茶叶。潘
伊铭于是向潘老板赊了一千个茶
叶箱，杨老板无奈，只得赊给他
一千箱茶叶。从此，潘伊铭步入
商界。后来，潘伊铭在县城西门
外创办潘铭发货店，生意越做越
红火，到光绪二十九年 （1903
年），在福州上杭路开办金裕铭
庄，专营双凤商标茶叶，并逐渐
扩大范围，经营木材、笋干，创
办沙县第一家火力发电厂，成为
著名的实业家。

沙县饮茶、产茶的历史，发
生过无数或荣或枯、或甘或苦、
或喜或悲的故事，演绎出深厚的
茶文化。南方之嘉木，在品饮之
中，香雾弥漫，意境幽幽，此中
有儒释道悠远的情味，潜隐着空
灵的天地精神。

且吃茶去，吃茶去！

吃茶去
——沙县茶史

●张盛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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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县长校镇东山村萧
姓村民由北方迁移而来，其
先祖创建的瑀公庙供奉着声
名显赫的黄狗大元帅塑像，
以感谢皇朝钦赐的恩德。

传说萧瑀从小勤劳好
问、聪明过人，24 岁被派
往南剑州（今南平市）招选
军士，屡立战功，晋升为随
河池郡守。高祖李渊定京
后，萧瑀深得高祖亲宠，官
至御史大夫。68 岁告老回
乡，去世后，被追封为“精
忠卫国威烈圣”。

一次，萧瑀奉诏出兵征
讨番兵，由于兵力悬殊而被
围困多日。番兵临撤退时放
火想把躲藏深山的萧瑀化为
灰烬。被困的萧瑀饥渴难
忍，被浓烟烈火呛昏在地，
人事不省。黄狗近前一看，
只见大火向这边烧来，眼
看萧瑀将葬身火海。黄狗
特别精灵，赶忙奔向邻近
水坑沾满浑身水后，在萧
瑀身旁四周不停地翻滚，
火终于熄灭。

这时，天色已渐昏暗，
萧瑀依然人事不省。尽管黄
狗不停摇晃，却摇不醒他。
过了许久，萧瑀才从昏迷中
苏醒，发现被怪物拖咬，心
里一惊，挥脚猛踢。只听

“嗷”的一声惨叫，黄狗被
踢向一旁，七窍流血倒地。
萧瑀这才发现是一头浑身水
湿的黄狗，明白是黄狗救了
自己的命，不由痛哭不已，
后悔不迭。

萧瑀回朝后，将这事呈
报皇帝。皇帝听罢，深受感
动，加封黄狗为大将军，唐
末在东山村建庙供奉。萧瑀
庙占地面积150平方米，木
质结构，庙内供奉萧瑀夫妇
神像，正殿神坛横楣悬挂唐
太宗追封萧瑀“精忠护国威
烈圣”牌匾，走廊右侧雕有
石犬一对。每年正月初九，
萧瑀生日这天，村里会举行
隆重庙会，祭祀萧瑀以及石
犬，场面极为壮观。1985
年，萧瑀庙被列为清流县首
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收集整理：李升宝
流传地区：清流长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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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是源于中原汉族的一个民系。
客家先人因战乱或灾荒，从中原地区自
北向南历经数次辗转迁移，最后在地广
人稀的赣南、闽西接合部的山区停顿下
来。可以想象，客家先人在这种环境下
生存何其艰难，人丁兴旺是多么重要！
唯有人多，才能抵御外来侵犯；唯有家
族兴旺，才能更好地发展生产、开拓南
夷之地。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客家人崇
尚大家庭、多子多福的生活理念逐步形
成。在漫长的岁月中，客家人崇尚礼教
家规。旧时，多有数世同堂，数十人的

大家庭存在。新中国成立后，这种大家
庭结构逐步发生了变化。分家风俗逐步
形成，大家庭渐由小家庭替代。

分家主要涉及分家时间、分家主
持、公证人、财产的分配、债务的分
配、未成家兄弟娶媳妇费用分摊、老
人的赡养、老人做寿费用、老人百年
归山的费用、众家人情世故、《分家
书》（也称《分关书》） 的书写等。本
文结合清流、宁化分家风俗，作简要
叙述。

分家时间 常理来说，一般只有兄
弟都成家后才适合分家。不过，也有例
外。先成家的兄弟有的会选择先自立门
户。一年当中，分家时间是有讲究的。
有“正三二月不离所”“年尾分家益尾
子”之说。所以，很少年头、年尾分
家。一般会选择秋收后，待农作物收成
后分家。

分家主持、公证人 若父母都还健
在，做父母的便会请族中有威望的长
辈，同时还会请内亲 （诸如孩子的母
舅、姑父、叔叔、伯伯、叔公、伯公
等） 充当监督人，目的是尽量做到公
平、公正。若父母都已去世，兄长便会
肩负起这种责任。

财产分配 主要是房屋、田地、家
具、农具、粮食、积蓄等分配。房屋分
配中，长子长孙具有分配优先权，一般
先抽一间长子长孙屋后，再按几个兄弟
算几房分。家具分配中，旧时禾仓最重
要。一般有多少个兄弟，做父母的便会
置相等数量的禾仓，如果禾仓数量不
够，主持人便会作价以其他形式补偿。
田地、家具、农具、粮食、积蓄均以兄
弟数平均分配，一般采取抽签决定。

债务分配 大家庭中若欠下债务，
主持人会通过协调，分别视情况分摊给

各兄弟偿还，使大家心中有数。
未成家兄弟娶媳妇费用分摊 如家

中有一定财产，一般会留下作其“老婆
本”，再协议向已婚的兄弟摊派。

老人养老 分家后，有的父母会选
择独立生活，兄弟们必须逐月向父母提
供基本生活保障，逢年过节则必须请父
母团聚进餐，并为其购置新衣。有的则
轮流到各个儿子家吃饭，俗称“转
席”。有的一天一轮，有的五天一轮，
有的十天一轮，有的半个月一轮，有的
一个月一轮，视情况而定。如果只有两
兄弟，也有一个兄弟养父亲，另一个兄
弟养母亲。

老人做寿费用 一般按兄弟数平均
分配。如遇个别兄弟情况特殊，则酬情
增减，由兄弟自行协商。

老人百年归山费用 一般视兄弟数
平均分配。

众家人情世故 一般由众兄弟共同
承担费用。

《分家书》（亦称《分关书》）的
书写 以上各项内容必须以文字的形式
载入 《分家书》。《分家书》 一般以玉
扣纸作材料，用毛笔书写，易于保持
书写的字迹恒久弥新，文字上应简洁
易懂且不得涂改和字迹潦草，并按兄
弟数抄写，每人一份。《分家书》封面
上一般会贴上红纸，分别写明天字
号、人字号、地字号等，在场的主
持、公证人、各兄弟须签名并按手模
后，交各兄弟妥善保存。

分家这天，众亲友一般会买些碗
筷、食盐等礼品分赠兄弟各家，并包上
红包压灶。众兄弟各自另立炉灶这一
天，父母会从原来老灶里取出燃旺的木
柴分给孩子们做火种，以示薪火相传、
红红火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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